
球馆陪伴很多人成长

场地规格特殊不好找

12日，记者前往欧登探访，出乎意料，这里生意火爆，每个球
道上都有人在打球，有的是公司团建、有的是家人聚会、有的是同
事组局。工作人员介绍，虽然最近来了不少来怀旧的，但球馆生意
一直不错，“我们有不少老顾客，玩了十几年、甚至从开业就一直
在我们这儿玩的都有。”
据介绍，停业原因是大楼整体改造需要，目前还在协调重开

计划。保龄球馆因为球道规格特殊，还要有机器摆放点、休息区，
对场地有一定的要求，场地并不好找。
记者在现场看到，打保龄球在 20 元 / 局 -50 元 / 局，按时

间计费的话，则是 68元 / 半小时 -168 元 / 半小时，或者 128 元
/ 小时 -288元 / 小时。
目前，持有欧登卡、卡内还有余额的已经可以开始退费。“对

于老顾客，我们都通知了，但不少人都表示不退了，卡里一点钱留
着纪念。”在 1号 2号赛道打球的周阿姨说：“我说最好不要退，
他们什么时候开我们再来。”
1996年正式开业的欧登保龄球馆算是上海历史最久的保龄

球馆之一，很多人在这里留下了童年回忆、青春回忆。
谈及停业，工作人员也充满不舍：“顾客从青年成为爷叔，很

多顾客也是陪着我们一起成长的，有的工作忙了没时间的，但还
是会抽空过来的。”
还有一些固定的球友，每周都会约着来球馆打球。在 7号 8

号球道，就是一个公司七八名同事相约一起来打球。他们向记者
介绍，从去年 10 月开始来这儿打球，现在每周都会来，听说欧登
要关了也很头疼，只能再找地方。
家住虹口的周阿姨和李爷叔介绍，每周一三五，他们带着自

己常用的球，地铁坐上一小时，来欧登和朋友们打球。
周阿姨介绍，自己是三年前在孩子的带领下开始喜欢上打保

龄球的，一打就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和老伴每个月在保龄球上的
花费大概是 1000 多元 /人。
工作人员介绍，球馆有不少上了年纪的顾客，甚至有 80 多

岁的。“你看墙上的中老年保龄球赛的照片，很多都白发苍苍
的。”
“保龄球一个人就可以打，不需要对手，可以自己跟自己较

劲。”但在欧登，周阿姨认识了不少球友，“我们还会组织比赛。每
次打一两个小时，老骨头动了起来，身体出汗了，感觉很舒畅，回
家睡眠也好，我们老夫妻两个人也有共同语言。旁边的那个衡山

路地铁出口的楼梯，我们之前走台阶都很累的，现在一口气就可
以走上来。”
谈及欧登的停业，周阿姨充满不舍：“这里服务很好的，我们

找过很多球馆，对比了服务质量，即使这边更远，也很愿意到这边
的。希望他们早点重新开业，不要让我们拎着个球箱到处流浪。”

全国冠军日常在此训练

“跟比赛球馆比就是小点”

采访结束，周阿姨和李爷叔，与旁边球道的一家三口打了招
呼，拎着球离开了球场。
在隔壁打球的一家三口则大有来头，今年高二的李易如目前

是国家青年队现役运动员，拿了多次全国青少年比赛的冠军，还
多次代表中国出国参加亚洲青年锦标赛，每周，父母都会带着李
易如来欧登训练。
场馆里，李易如和母亲切磋技艺，父亲则在一旁指导。桌子上

摆满了各种工具，李易如的笔记本，保护手的指背贴，增加摩擦力
的镁粉，调整球孔的修球刀，让鞋底不打滑的刷子，止痛贴、砂纸、
假皮，地上还放了三个球箱，分属于母亲父亲女儿三个人。这些球
日常会放在球馆地下室保存，“每个专业运动员基本都有十几二
十个球。”
父亲李先生介绍，自己来欧登打球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女

儿李易如则是在 2018 年开始学打保龄球。他介绍，每周会带女
儿来欧登一两次，其他各大保龄球馆都会去，选择欧登是因为服
务好、离家近。“停车便宜，成本上会低点。”
李易如则告诉记者，在课业之外，每周末都会来欧登训练，“只

要没有比赛，我都来这里练球，很多时间在欧登度过，还是挺有感情
的，这里服务好、东西也实惠。”李易如曾经去马来西亚、泰国等国
家参加比赛，“这里跟国外的比赛球馆相比，就是面积上比较小，其
他没差，欧登是16根道，国外30根、40根球道都会有。”
李先生坦言，保龄球在国内普及度不高，上海的保龄球馆越

来越少，欧登是开了快 30 年的老店，也算是衡山路上的地标，关
了挺可惜的。
李易如说：“我从 18年开始接触保龄球，一开始只是当做爱

好锻炼身体，后来拿了一些成绩，自信了很多，以前感觉自己挺普
通，没有拿得出手的才艺，拿的冠军越多，动力越大。保龄球让我
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多了份使命感，想要坚持下去为国争光。”

见习记者 唐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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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登保龄球馆将停业
粉丝期盼“早日重开”

位于衡山路的欧登保龄球馆(以下简称“欧登”)，是有近 30 年历史、上海历史最悠久的保龄球馆之一，因大楼整体改造需要，
球馆公告即将于 3 月 7 日停止营业，引发不少回忆和不舍。

记者近日前往探访，发现球馆工作日也生意火爆。 周阿姨和丈夫每周一三五、坐 1 小时地铁，来欧登和老友们打球，每月花费
2000 多元；多次拿过全国青少年比赛冠军的国家青年队现役运动员李易如在这里训练，“没有课业和比赛，我就会来欧登训练，在
这里度过了很多时间，很有感情。 ”据介绍，保龄球在国内普及度不高，上海的保龄球馆越来越少了，欧登跟比赛场馆相比，就是小
了点。

承载了许多人的回忆，球馆不乏来了几年、十几年、甚至从开业玩到现在的老顾客，伴随很多球友从青年成为爷叔。 工作人员
介绍，保龄球馆球道规格严格，场地并不好找，目前球馆也在与大楼所属企业协调中。

何菲（专栏作家、音乐编辑）：

大概 1996 年到 2008 年这段时间， 我打保龄球蛮
多的，当然后面是比较少了。 我最早拿 8 磅左右的球，
后来改成 9 磅。 第一次去是表哥带我去的，第一次就
打出好成绩，绝大多数是补中，从没划进沟的，手感不
错。

欧登当时属于保龄球界里面比较高级的场馆，我
们经常在比较晚的时段去打，因为价格相对便宜。 后
来集团搞团建，也经常有组织保龄球比赛，我还参加
过女子组保龄球比赛。 穿上球鞋，拿上保龄球，再跟衣
服颜色搭配起来，在这个保龄球场上也是比较飒爽的
存在吧。

如今的保龄球馆早已没了往昔的热闹喧嚣， 保龄
球馆只占据一隅，成了一种逝去休闲业态的象征。记得
欧登旁边曾是一家“寒舍”茶馆。 二三十岁时我很喜欢
“寒舍”，尤其是衡山路和上海戏剧学院附近的那两家。
午后的阳光透过沿街的大玻璃斜射进来， 空间里咖啡
香、茶香、烟草香漫溢。衡山路的那些店，成了千禧初年
我青春时代的烙印般的存在。

像保龄球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互动越来

越少了。现在大家都拿着手机，其实是比较虚拟的一种
互动。

范基农（海派收藏家）：

打保龄球在上世纪 90 年代算时髦的， 那时候价
格挺贵的，但打保龄球的人不少。 我一般是下班吃好
夜饭与几个朋友一起去玩。 因价格相对较高，几局下
来花费不少，是几个做生意的朋友买的单，其中一位
姓夏的老板尤其喜玩保龄球，玩得水平也高，我则是
随便扔扔而巳。 当时，玩的人较多，有时竟要排队等
候。 那时，衡山路两旁有不少酒吧，一些老外会喝酒至
深夜。

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多白相的地方和内容， 如今已
不流行这东西了，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娱乐方式。

孙志伟（上海市民）：

那时候出租车开到永嘉路口就开始排队， 车尾灯
能把整条街染成红色。

周洋（市民、书评人）：

当年我孩子放暑假时， 看到保龄球馆举办青少年
台球夏令营，我就送他去学习，专业教练教学认真，馆
内设施虽然略显老旧，但是十分正规。陪孩子学台球的
美好时光，也是父子情深的温暖记忆。

欧登保龄球馆内既有保龄球， 也有台球、 飞镖等
等，经常举办邀请普通市民参与的保龄球比赛，此举推
广了保龄球运动， 使之成为市民休闲放松的一种健康
的方式。

沈先生（市民）：

因为这是我 2000 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所
以印象深刻，有点唏嘘。学校毕业后我先在欧登工作了
一年左右，那时候就剩一个楼面了，在三楼。 当时资深
会员都有自己的球柜，就类似现在的储物柜，存放自己
的球鞋、球包和专用球，据说一些明星都有自己的专用
球。 而球道旁就有球具专卖，都设在三楼。

潘先生（市民）：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上海突然冒出来很多保龄
球馆，当时有名的包括欧登、高点、统领、疯马等等，甚
至在华师大门口都曾经开过一家保龄球馆， 这些保龄
球馆最初都是台湾人经营的。

晨报记者 严峻嵘

市民眼中的保龄球馆：
当年曾是热闹所在


